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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从“中国人”到“新加坡人”，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C4dZiV4j9aP_hMgwVe2k8g 

 

许振义 
 

六七十年前，你走在新加坡大街上，随便逮住个华人问：“你是什么人”，大概每个都说“我

是中国人”“我是唐山人”（在当时语境中，“唐山”即是“中国”，并非河北唐山）等等。反

正不会有一个说“我是新加坡人”。 

但现在，你走在新加坡大街上，随便逮住个土生土长的，60岁以下的华人问“你是什么人”，

大概每个都会说“我是新加坡人”。也有可能说“我是华人”“我是唐人”。反正不会有一个说

“我是中国人”“我是唐山人”。为什么？  

现代新加坡起源于 1819 年。那一年，莱佛士开埠，把石叻坡（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于

1826 年与槟榔屿（今槟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亦称“叻屿呷”，并于 1832 年把海峡殖

民地首府从马六甲迁到新加坡。 

19 世纪中叶到上世纪中叶，英国、荷兰政府对南洋诸埠精心经营，胶锡等产业带动本地区

经济繁荣发展，加上政治稳定，治安相对良好，吸引了大批华人、印度人、武吉士人、亚美尼亚

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欧洲人迁徙、经商、务工，有些人最终定居下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心

系的仍然是遥远的祖国，到南洋谋生不过权宜之计，落叶终究要归根，而非落地生根。其中当然

也有少数例外，例如峇峇娘惹（亦称土生华人、侨生华人、海峡华人），他们有些自永乐年间便

南下，早已在南洋繁衍了几代人。 

到了英殖民时代，英国政府认可峇峇娘惹具有英国国籍，而《北京条约》之后南来的华人称

为“新客”，他们是中国的侨民，并不是英国子民。一些富裕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海峡华人自

诩为“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有别于其他华人，他们崇尚英式生活，不但在政治上效忠

英国，在文化上也认同英国。 

这是普遍现象，但也有例外，林文庆（Lim Boon Keng，1869-1957 年）和宋旺相（Song Ong 

Siang，1871-1941 年）同为海峡华人，宋旺相只爱新加坡和英国，但林文庆心里既有星洲也有鹭

岛（厦门），既有英国也有中国。与海峡华人的普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人口主流的华人

新客仍以中国为政治效忠的对象和文化认同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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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清朝贵族和高官到访新加坡时，新客侨领多是身穿清朝官服，行叩拜礼，而海峡华

人领袖则是身穿西服，弯身鞠躬为礼，由此可见彼此的差异。 

到了晚清，本地华人如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到了抗日战争时，

本地出现长时间的赈济筹款活动，还有南侨机工北上支援抗战，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

往中国。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华人的政治效忠情况。 

但是，“落叶归根”这个情况到了二战前后发生了微妙改变。二战时英国无法真正保护殖民

地，马来亚、新加坡等地陆续落入侵略者手中，生灵涂炭。中国自顾不暇，当然也没有能力保护

侨民。于是，本土意识开始萌芽。这首先体现在政治上，二战之后，新马开始出现反帝反殖思维

和社会运动，要求自主、自治。印度尼西亚 1949 年独立，马来西亚 1957 年独立，新加坡 1959

年自治，1965 年独立，完成了政治效忠的转移。 

在独立建国几十年之后，如今的东南亚华人不会再像先辈一样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承

认自己是华人、华裔。 

 

从侨民到公民 

 

中国人出洋，大概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短期出国求学、任职、做生意，短则三五年，

长则十年二十年，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高度认同中国，与所在地不会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随时

可以割舍。在心理上，完全是“客”的身份。 

第二阶段是华侨阶段，此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差别，主要是已经做了定居的心理准备和安排，

通常会作一些在当地的中长期规划，包括取得永久居住权，购置不动产，也开始关心所在地的政

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发展，自己的人生与所在地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对所在地有一定的认

同。在心理上，开始由“客”向“主”转变。 

第三个阶段是华人阶段，此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主要差别是刚转换了国籍，宣誓对新的国家的

政治效忠，在法理上已是“主”的身份，但是，在心理上仍在进行由“客”到“主”的根本转移。

这种转移并非朝夕可以完成，因此，这一阶段的人们有时不免陷入疑惑和矛盾，尤其是所在国和

祖籍国发生矛盾的时候，自己会陷入“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妻子”的困扰。有时候在面对祖籍国的

亲友或来访的高官时，不免还要表明一下自己热爱祖籍国之心。甚至有些人还要加一句“入籍不

过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云云，我虽不齿后者言行，但也不是无法理解。 

第四阶段是过了至少两三代的海外华人。一般来说，这些海外华人无论在法律上或心理上，

已完成了从“客”到“主”的转变。对他们来说，如果文化的根没断，热爱中华文化是可以的，

这与“热爱祖国”无关。不“热爱中国”，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时大力伸出援手，

如 1998 年长江大水、2008 年汶川地震，但是，在政治上，效忠对象不会是中国；在文化心理上，

认同的主要是本地文化，而不一定是祖籍文化。 

“中国人”、“华人”、“华裔”这三个名词在英文中都是“Chinese”，如果没有细心分

辨，不会感觉有何差异。“中国人”兼具政治、文化、民族意义，“华人”二字只有文化和民族

意义，而“华裔”往往只剩民族意义。另外还有“华侨”这一义项，特指具有中国国籍但定居海

外的中国人。以“华人”、“华裔”为表述，显然更加符合东南亚华人的现实情况，详见下表。 

“中国人”这个义项在所有四个属性上都是中国属性，华侨除了定居地不是中国之外，其他

三个属性也都是中国属性。在外国定居的中国公民是“华侨”；中国人与华侨无论在政治身份或

文化身份上都不存在本质差异。“华人”这个义项只有两个属性与中国有关，一个是民族属性，

一个是文化属性，也就是说，华人懂得汉语（或方言），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政治上不效

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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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华裔”，已经完全融入当地文化环境，除了本身的民族身份未变之外，与中国或中华

文化再无关联，甚至连民族姓名都未能保留，基本已经丧失华人文化身份。东南亚许多地方的华

裔如菲律宾华裔、印度尼西亚华裔即是如此。总体而言，中国人/华侨、华人、华裔这三个义项

在“中华性”（Chinese-ness）的表现上应该是递减关系。 

新加坡华人社会目前努力做的正是防止向“华裔”这个方向发展。东南亚乃至澳洲、欧洲、

北美许多城市都有华裔，有他们聚居的唐人街、唐人区。这些唐人街、唐人区与新加坡最大的差

别有两点：其一，华裔在这些国家是少数民族，其二，这些国家、地区有本身的主文化，中华文

化只是亚文化；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新加坡主文化不免以中华文化为基

础。如果新加坡华人丧失了中华文化的根，就成了无根之漂萍。因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2012

年说：“应该保留文化的根，以免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迷失方向，走错了路。” 

新加坡存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个主要民族和文化，而现代新加坡则奠基于英国人引入

的文化和制度。因此，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马来文化都对新加坡起着重要影响，共

同铸造了新加坡文化。  

在过去二三十年，新加坡秉持的文化观一向是“文化熔炉”（Melting Pot）概念，即大杂烩

式地把不同文化融为一炉，例如在华文文学中使用大量马来语词汇，或在中国戏曲作品中使用马

来或印度题材。然而，这并非对不同文化的杂糅熔化，而是从彼方吸取养料，从而发展、加强自

己的文化，因此，“熔炉”的概念并不准确。2016 年 2 月 10 日，大年初三，在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的春节团拜的致辞中，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Thaman 

Shanmugaratnam）谈到建设新加坡文化的三个要素，其中一个就是巩固新加坡国家身份认同感。

他强调应该保留并发扬不同种族各自的文化特点，同时积极了解并参与不同族群的文化活动，把

不同文化融合为一体。 

在新加坡建国初期，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几场种族暴动，人们心有余悸，对种族、语言、宗教

等问题特别敏感，因此，十分重视“政治正确性”。表现在文化观上，就是强调淡化本身文化特

点，互相融合，因此推崇“熔炉说”。然而，到了近几年，发现过度强调融合首先是实际上行不

通，因为不同文化的融合并非一朝一夕可至，其次是不利于原生文化的继承，画虎反类犬。还有

一点十分重要，就是经过独立以来五十年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治理，这一代新加坡人相对祖辈来说

已经是“肤色色盲”，种族歧视甚至种族敌视现象已基本不存在。 

与此成为强烈对比的，是在西风渐进的大气候下，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对自己母

语和母族文化知之甚少，几有文化断根之虞。重新构筑各种族文化身份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此时

提出“沙拉说”即：各种族保留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又能融合，确有时代需要。因此，近年来我

们看到新加坡华社积极重新构筑自己的文化身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

中心，就是一例。  

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目的是“保存和继承传统华族文化，并发扬及推动本地华族文

化”，这明显认识到“传统华族文化”和“本地华族文化”存在着微妙区别。所谓“传统”就是

在早年移民时期从中国祖籍地继承而来的原生文化，而“本地”指的就是本土化之后的衍生文化。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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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社认为这两方面都该并重，不应偏颇。中心的目标是“立足华族，外延到他族，实现文

化融合”。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尽管新加坡各个种族文化“和而不同”，但是，希望经过几代人的传承

和融合，最终达到三个目的，即：传承华族文化、促进不同族群的融合、达致文化认同，形成新

加坡自身的特色文化。除了华族之外，马来族和印度族也在构建自己的文化遗产中心，反映了新

加坡的多元文化生态。 

2015 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动员海内外 37名文史学者，耗时三年多，一同编写、出

版了《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说：“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脉络，在 1965 年建国前基本清

楚，但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这条主线逐渐变得模糊，因为华社在社会、经济、国家认同及社

团转型等层面上，都和以往不同，影响了华人历史的走向。”可见编纂此书的目的之一，是整理

独立之后华社的历史发展主线。修史是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也是新加坡华社重新构筑自

己的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工作。 

华社还积极通过民间文艺协助本身文化身份的构筑，例如资助湘灵音乐社、新加坡戏曲学院、

城隍艺术学院、敦煌剧坊等民间文艺团体，尝试通过南音、戏曲等强烈的传统文化符号，再次推

动原生文化向学校、社区等社会基层组织作重点传播。 

2015 年 11 月 7 日，中新两国领袖共同为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也成了在新加坡推广

中华文化的又一支生力军。中国文化中心组织文化活动、教学培训、讲座、信息服务等，为新加

坡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中国儿艺马兰花艺校。这

是由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创办的儿童艺校，目的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儿

童和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戏剧表演产生兴趣，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提高华语水平。 

中国文化中心也致力在新加坡推广中国民间文艺。如：2016 年 4 月 29 至 30 日，已经移民

新加坡二十多年的中国一级老旦专业演员田平举办第一场“田平说戏”京剧系列演出，别出心裁

地安排上海唯一男旦演员牟元笛以示范表演的方式，示范及解说水袖舞、上头、跷功等技巧，表

演《贵妃醉酒》《战宛城》《游园》《天女散花》等片段。  

新加坡华社的构成复杂，既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定居、入籍的新移民，也有在本地生活了

三四代人的老移民，或称本地人。前者出生、成长于中国，在中国接受社会化过程，他们对中华

文化的情感及认同自然与后者不大一样。即便是本地人，由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不一样，对中

华文化的情感和认同也不一样。 

新加坡华社目前构筑文化身份的工作，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通过有民间文艺造诣的新移民和

本地人来带动人们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接受和喜好。我们都很熟悉新移民对新加坡在经济、科技、

社会等方面的贡献。其实，新移民在文化上对新加坡的贡献也不少。这种贡献绝不仅仅在提高本

地的文化和艺术水平上。其中，就包括了与本地人一起，重新塑造新加坡华人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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